
下面这个例子在现实生活中更加典型，它是“辛普森悖论”的一种表现形式。假定有一公司
现有员工100人，另有一研究所，职工150人。在一次普查体检中，发现公司有糖尿病患者
16人，研究所有糖尿病患者36人。从糖尿病患者的患病率来看，研究所的情况比公司严重，
其患病率分别是24%和16%。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这怎么可能呢？

现在我们换一种统计方式来考察结果，分成年轻人（24~45岁）和中、老年人（46~65岁）
两个组来计算患病率。该公司有90位年轻人，其中患糖尿病12人（患病率13.3%），有
中老年人10人，其中患糖尿病4人（患病率40%）；该研究所有50位年轻人，患糖尿病
4人（患病率8%），有中、老年人100人，其中患糖尿病32人（患病率32%）。

后一种统计方式的结果表明，公司的人，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患糖尿病的比例都
显著高于研究所的相应人群，这可能和他们经常加班和中午吃盒饭有关。这一分组统计结果
比总体统计结果更有说服力。

====================================================================================
爱思唯尔的衰落我在其中的角色 (节选)

来源：《数学文化》
W.T. Gowers ／文 张智民／译

荷兰人办的出版公司爱思唯尔（Elsevier） 出版了许多世界上最知名的数学期刊，
包括《数学进展》、《法国科学院报告》、《离散数学》、《欧洲组合数学》、
《数学史》、《代数》、《逼近论》、《组合数学理论－ A 卷》、《泛函分析》、
《几何与物理》、《数学分析和应用》、《数论》、《拓扑学》和《拓扑学及其
应用》。然而多年来，它的运作方式却招致业内人士的强烈批评。这些批评可以
大致归纳为以下几点：

1. 它的价位奇高——远高于平均值而至今未受惩罚，这简直是个奇迹。

2. 它侥幸成功的秘诀之一是“捆绑式销售”。出版商事先包装好的“包”，用户或者全
要，或者全不要，不给图书馆自己选择期刊的余地。这样一来，为了几个必须的期
刊，图书馆就不得不花大价钱去购买包罗万象的“包”。这里面大部分期刊根本不是
用户所需的（比如声名狼藉的《混沌、孤立子和分形》是一个被许多数学家认为荒
唐的杂志，然而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却不得不订购）。受到经费的限制，用户经常无
力订购那些所需的杂志。这样一来受害者不仅仅是图书馆，也包括其他出版商，这
当然也是爱思唯尔整个阴谋的一部分。

3. 假如图书馆想讨价还价，爱思唯尔会毫不留情地取消其所有期刊的订购。

4. 爱思唯尔支持许多阻止互联网开放阅读的方案，比如“研究成果议案”。他们还为
SOPA（Stop Online PrivacyAct, 即停止网络盗版）以及 PIPA（Protect IP Act, 保护知
识产权法）的通过进行了大量的游说。

我可以列举更多，但这已足够了。真的难以理解，数学家们（包括其他科学家们）
抱怨了这许多年，人们竟然允许这种状况持续至今。为什么不能告诉爱思唯尔我们
不想在他们那里发表任何东西？

部分答案是：我们可以说不。众所周知（并非唯一）的例子是《拓扑学》整个编委
会的集体辞职以及《拓扑学杂志》的创立——网站http://en.wikipedia.org/wiki/
Topology_(journal) 可以找到此事件的简单陈述。然而这毕竟是个例。问题在于，为
什么我们听任如此不公正的待遇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我们为什么不想想没有他们
事情会简单的多。

...............
(全文见《数学文化》第三卷第一期。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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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现身说法：保证科研时间才能创新

作者：王静
来源：中国科学报

一个怪现象在科学界成了一种常态，即科学家没有足够时间做科研。这一结论来自不同
机构的问卷调查。中科院、中国科协和九三学社，在最近几年分别对研究人员进行了调
查，他们得到了一个同样的结果：大部分科学家真正用于科研的时间不足1/3，而且有
不少科学家的现身说法证实了这一怪现象的普遍存在。

对于这种现象，中科院院长白春礼不久前特别提出，要保证在一线的科学家、科技人员
有4/5的时间从事科学研究。这不仅仅是做实验，还包括从事科技交流。

那么，科学家大部分时间究竟在做什么？




